
重庆晚报文化中心出品 策划 胡万俊 主编 陈广庆 责编 钟斌 美编 钟柳 责校 田刚

07 2024.9.9 星期一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者者作作新新

观日出
生 活 随 笔

李锡琴
第40个教师节快要到了，让我想起非常敬重的一个老师，

就是我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刘宗元。
刘宗元老师是荣昌区铜鼓镇人。1996年，铜鼓山已有了一

条土公路，但还是只用泥土石头夯实的“机耕道”，且山高路陡。
一天他在回家的途中，遇到几个蓬头垢面的小孩在路边玩耍。

“你们怎么不去读书呢？”他不由自主去关心。“太远了，走不了那
么远。”“我家没钱让我读。”……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地回答。“你
们想读书吗？”“想啊，太想了！”刘宗元至今忘不了那几双渴望的
眼睛。这一双双明亮但又麻木的眼睛让他辗转反侧，夜夜难
眠。经过几天考虑，他毅然决定要在山上办一所民办小学。

说干就干，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激励着他，于是他将这所学
校取名为“渴望小学”。家里的两间石头房子作为教室，他拿出
家里所有的积蓄，买课桌，买黑板，买办学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民间办学的艰难可想而知，特别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还好他以前在刘骥村小任教过十几年，家长们非常信任他。第
一年，“渴望小学”招收了19个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山
上，有几个来自山腰，山脚。学生小的四五岁，大的八九岁，他把
学生分成了学前班和一年级两个班级。有些学生太远，中午不
能回家，他便叫这些学生自己带米，妻子义务为这些学生蒸饭。

“渴望小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办起来了，这一办就
是13年。从“渴望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有200多名，高峰时
期，学校有六个年级六个班，虽然每个班只有10多人。这些学
生与公办学校学生相比成绩并不差，学校及他个人多次获得镇
级奖励。刘宗元的二女儿受他的感染也参与进来任教。从这里
走出去的学生，有读了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名校的，有做生意
较成功的，还有在外面打工和在村里务农的。

前几年，我再次回到铜鼓镇工作，铜鼓山已今非昔比。公路
四通八达，农民的楼房宽敞明亮。刘宗元老师还住在这里。如
今从重庆主城来到铜鼓山顶也只要两个小时，来这儿旅游或接
受红色教育的人们络绎不绝。研学教育课程有一部情景剧，年
过八旬的刘宗元在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他作为
这里的一个见证者的所感所悟。每每观看这部剧时，我都见到
刘宗元老师眼角隐隐的泪，我相信他的情感来自内心深处。

致敬刘宗元，致敬师者！
（作者系荣昌区文联副主席）

由渝至黔

陪母行游正初秋，
车驰驾雾白云稠。
苍茫渝州热浪汇，
迤逦黔境万壑幽。
路入深山山莽莽，
桥横涧水水悠悠。
沿途尽是仙乡景，
秀美风光一望收。

访贵州

又渡乌江水，重来黔岭游。
丹枫人共醉，诗向晚亭留。

贵州长顺战友邀游杜鹃湖

战友相逢带剑游，
吟声惊起满湖鸥。
正愁孤岛词难掇，
迎面飘来一叶舟。

浣溪沙·宿长顺阳光度假山庄

初秋云翔去复停，周遭依旧郁青青。山灵

识我喜相迎。
曲涧水喧深窈径，石栏桥忆故人情，晓风
时送捣衣声。

题长顺古银杏王

魁伟身如铁，参天五千春。
任凭风雨劫，挺拔立乾坤。

观荔波瀑布

山腰喷涌欲飞腾，
蓄势藏形有巨声。
一自出山天地阔，
不闻咆哮起雷鸣？

黔岭雄峰

突兀巍峨气势雄，
四围林海拥桅峰。
雾纱蒙面藏娇态，
云带缠腰露笑容。
溪涧泉鸣空谷翠，
野花渲染满山红。
欲寻世外桃源境，
岭上人家酒正浓。

贵州行吟
耕夫

大山里的“渴望”
张辉文

一轮圆月挂在浩瀚的天空，四周群星拥簇，那静谧的月光照
耀着山川、照耀着河流、照耀着城市、照耀着乡野！仿佛向人间
撒上一层薄薄的粉黛，分不清是银色，还是金色，使得山水之间
像童话世界，有些朦胧，有些迷幻。久居城市的人们早被明亮的
灯光刺惯了双眼，似乎久久的遗忘了那朦胧的、久违的月光，有
关月亮的传说，也一再走远，走远，再走远！

月色是静的，大地也是静的。除却一天的辛劳，人们渐渐进
入梦乡，梦想着美好的未来！高楼里偶尔还泛出稀疏的灯光，不
时映衬出莘莘学子、操劳主妇的身影。大街上偶尔几个行人还
拖着或疲惫、或微醺的身躯，慢慢的游走，仿佛倦鸟归巢，互不打
搅，只有那月光下长长的影子不离不弃的跟随。早起的环卫工
人甩着长长的大扫帚，发出“刷…刷…”短促而单调的声音，走遍
城市的大街小巷，清除一天的尘埃，换来清晨的洁净。菜市那些
商贩也拖着懒庸的面容，在那低声细语的讨价还价。

整座城市也进入了休眠状态，白天那些热闹、那些喧嚣已经
不再，楼宇轮廓灯带早已关停，高楼和远山一样的幽暗和朦胧，
路灯已经开启节电模式，孤独的照亮着自己的范围，唯有月光的
余晖和路灯的光束相互交织。那些游荡的猫儿、狗儿也不知蜷
缩到哪个角落酣然入睡了，轻微的脚步声也没能惊扰它们的梦
境。

池塘边上偶尔几只青蛙还在断断续续的发出“咕、咕”的叫
声，就像那放学后没能背诵过关的学生，被留下来有一句、没一
句地诵读着生疏的课文。山野间那蓬松的树枝，静静的注视着
雾气的升华，任凭凝结的露珠在叶面滑落，然后再次抬起，再次
的低下。遍地的小草伸着懒慵慵身肢，静静的、贪婪的吸吮着雾
气，任凭露珠压弯了腰。夜来香还在静静的放射出浓郁的花香，
飘的老远老远，不遗余力彰显着她的存在。

静谧的夜色是短暂的沉寂，包容了百姓的安宁，彰显着家园
的祥和，孕育着明日的欢腾!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诗 绪 纷 飞

静谧的夜色
徐峰

清人姚鼐《登泰山记》写观日出：“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概略了些；巴金在《海上观日出》里，
写朝阳冲破黑云，跳出海面：“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确实壮丽；刘白羽在《日
出》中介绍别人写的日出，都不及他在飞机上观日出，那“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的旭日，让“机舱座里每
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那奇观中的红日是“在滚滚流开”的灰色云层之上的。

自从有了自驾游的条件，我一直想寻机来一次观日出之行，要那种带有文学意味的，每天每地的日出
都不同，我眼里的日出定然别有意味。

去云南普者黑时，特意绕道舍得草原。那晚宿在草原的小镇上。五点起床，因为分不清东南西北，就
把车开到最高处，太阳无论从哪方出来，都可观。草原上温度低，太冷，我和老公蜷缩在车内，共裹一张浴
巾取暖。终于，见一方天际出现鱼鳞白，渐渐出现一条淡红的云带，并越来越艳丽，我们兴奋地期待着。可
不久，云带渐渐褪色，微亮的东方像拉上了一道铅色的幕布，挡了我们的视野——起大雾了，先还能见的远
山近丘遮掩其中！我们回到车内，睡起回笼觉，只等云开雾散，能看一眼那轮心念的红日也不枉此行。可
等了近一个小时，雾越来越浓，十来米远就认不得人了。

去贵州，又安排去龙里草原看日出。绕完山路十八弯，车一到草原，没看到日出，先欣赏了落日的金光染
红整个草原的绚丽。老公顾不得开车爬山的劳苦，停下车，就去追夕阳，叫我去找住宿。等我找好住宿，只能
从他的手机里欣赏龙里的夕阳晚照。好吧，我是来观日出的，这么好的晚照，预示着更好的日出。可我想得
太美，那晚，雷雨交加，第二天早上，雨雾迷蒙，旅店的人说，这样的天不可能看到日出，只好悻悻然离去。

今年暑假出游，安排去峨眉山。老公去过两次了，讲他们去金顶观日出。那回在冬天，租了棉衣，半夜
从接引殿起身，徒步上爬。路上结冰，同伴滑倒，滚了好多圈，幸未掉下悬崖，但留下了“接引殿打滚”的笑
谈。他们运气好，上了金顶，看到了滚滚滔滔的云海，看到了从云海中喷薄而出的峨眉朝阳。

这次是老公安排去峨眉山的，说是要弥补我没去过的缺憾。一路上，自然又不知是第多少遍给我重温
他记忆里的峨眉山印象。离峨眉山还有十多里，我们的车被人叫停，原来是清音阁附近的民宿老板拉客。

“明早，从你那里去金顶观日出来得及吗？”
“行呀！不行不要你们的钱。”
老公的意思是，我们住接引殿，离金顶近，观日出不赶时间。可老板说，接引殿费用比他那里贵几倍，

我心疼钱了。既然他保证能观日出就跟他去了。
为了赶上第一趟车，我们不到五点就出发了，按预定路线一路向上，等到了金顶，已经快九点了。能得

以安慰的是，这天天公不作美，早到的人也没看到日出。好吧，均无缘！
看日出的心愿一直梗在心口，回家后突然想到，我家在三十层高楼的最高层，而且楼顶做成花园，可以

上去的，为什么从没想到去自家楼顶观日出？真是应了“门前无风景”之说。我头晚上看好日出时间，六点
前就起床，来到楼顶。此时，天已明亮，湛蓝的天空清澈如镜，长江北岸，东山上空已绯红，旭日即将东升。
过了一会儿，我见天色没多大变化，就想，可能山势较高，太阳虽在山那边已升起，但要爬过山给我看，还要
一会儿，我便背过身，弯腰在花园里拔草。不知不觉过了十来分钟，直起身来朝东方看去，那轮红日已翻过
高山，跃上城市林立的高楼，悬在半空中了——我看到了太阳，它的光辉已散满远郊近城，并在江面上灿烂
着。但，我又一次错过了日出。

好吧，一次次的错过，才给留下一次次的念想。先欣赏着姚鼐的日出，巴金的日出，刘白羽的日出，再
找个有心情的日子，选一个恰当的地方看日出去。我相信，我与日出越来越近的缘分，终有了却时。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甲辰初秋，重庆暴热，耄耋之年的母亲在空调下还偶尔摇一摇蒲扇，远差归来的我约上弟弟陪母亲去
贵州旅游式避暑，她欣然同意，我窃喜。

于是带着她去拜瞻长顺5000年的银杏神树，在行走中体验青岩古镇的人流如织，在游船上感受杜鹃
湖的幽静澄澈，荔波小七孔桥的喧嚣人气，夜郎谷的地域个性文化……沐浴在战友家乡友朋的盛情中，品
尝黔中美食，小小释放60年来欠慈恩的孝顺。这行程匆匆忙忙，心中充满温馨，看着母亲荡漾的笑容，心
里平生几分安慰。

我因工作又提前返渝，把余程伴母托给了弟弟，高铁奔驰，我心依然在贵阳……特凑数韵记此壮游。

乡 村 故 事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


